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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物

■阅读提示

■对话

这是科研人员

最好的时代

记者：最近几年，国家一直在重
奖科研人员。您今年拿了国家、省
里几个大奖，也是丰收的一年了。

张雪霞：现在是科研人员最好
的时代，各种政策都在向科研倾
斜。就拿科研课题来说，以前科研
人员要拿出一些精力对科研经费反
复预算，现在只要是合理合规的科
研预算分配，都会允许。流程上的
松绑，解放了科研人员的精力和时
间。

以我们申请科研项目为例，过
去调整科研预算，要向上级主管部
门申请，现在课题组承担单位备案
监管即可，这有利于更快推动科研
进展。

记者：企业科研团队，集中了某
一领域的一批优秀人才，作为管理
者，在调动每一个人才的积极性上
有什么经验？

张雪霞：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
为研发人员的职业生涯设置了多条
通道。我们中央研究院有200多名
科研人员，设置了两名首席研究员，
10-15 名主任工程师，30 名副主任
工程师，其余是工程师和技术员，其
中首席研究员的待遇等同于研究院
的副总级别。

一名刚毕业入职的技术员，1
年就能看出其积极性和创新性，只
要你足够优秀，3-5 年即可达到副
主任工程师级别。一个科研团队的
高级知识分子很多，通过这种方式，
让每个人才都找到合适的位置，得
到对等的待遇。

记者：近几年来，国家也在鼓励
科研人员的成果转化，您所在的科
研平台有什么打算？

张雪霞：我们今年准备拿出1-
2 个科研团队进行试点，科研成果
一次性技术转让，科研团队主创人
员享受利润分成，公司内成果落地
转化，按照前3年内的经济效益，每
销售一支或一盒提成一定比例。现
在我们还在做预估，要充分让科研
团队享受到科研成果的红利，调动
他们的积极性。

记者：这也是为了留住人才？
张雪霞：对。搞科研，没有人才

是空谈。科研团队培养人才梯队很
重要，对于华药来说，我们考虑的是
长期的科研人才培养和储备。

记者：您当年进入华药，只有
22岁。以您的经验回看，现在中央
研究院招揽人才和过去有什么区
别？

张雪霞：学历更高了。技术员
都是硕士、博士。有的是我们和高
校联合培养的人才，包括我们到高
校通过入冀英才计划招聘的一些优
秀人才。这些年轻人，有更强的操
作水平和更扎实的理论知识，来了
就能上手。

同时，我们也有从研发团队离
职的技术人员，又重新回到了团队，
今年有两名博士要回来，对此我们
敞开怀抱。人才是要流动的，交流
促进行业发展，但人才也需要一个
稳定的科研环境，毕竟科研也是一
个长期研发过程。

记者：您想对科研领域的年轻
人说点什么？

张雪霞：我想重复一遍，现在是
科研人员最好的时代。年轻人只要
有聪明才智，就会有足够宽广的舞
台。再加上现在的科研条件也日新
月异，只要你足够努力，足够优秀，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脱颖而出。

文/河北日报记者 白 云

大学，读化学专业，并不是她的第一志愿，她是被调剂的。就业，进入药
厂从事化学制药，她却喜欢上了瓶瓶罐罐的世界，就此和繁琐的制药过程、分
离介质打了一辈子交道。

实验室内，穿上工作服，她是手握多项专利、获得多个奖项的药物研发科
技工作者，是全国创新争先奖获得者。实验室外，换上跑步装备，她是几乎每
天晨跑的马拉松爱好者。

在她看来，搞科研和跑马拉松有诸多相似之处，在磨炼中砥砺前行，在前
行中抵达目标。

她，就是带领华北制药中央研究院微生物来源药物研究科研团队的副院
长张雪霞。

1 月份，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5月中旬，获得河北省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5月底，获得全国创
新争先奖……2020 年，张雪霞的科
研履历好像开了挂，她却摆摆手说，

“这是巧合，你们看到的只是结果，
实际上哪一项成果都有十来年的研
究过程了。”

这话不假。
1 月份，华北制药与北京大学

联合申报的“药物新制剂中乳化关
键技术体系的建立与应用”项目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张雪霞
是主研人之一。

可这一项目的合作研发，要追
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张雪霞
刚参加工作。研发过程琐碎又漫
长，直到 2000 年，纳米制剂发明之

后，科研人员又进行了工艺改进才
与原研药一致。

这一项目的关键自乳化技术应
用于华药环孢素软胶囊和环孢素滴
眼液，能让更多器官移植患者用上
高端制剂，改变我国依赖进口、新型
乳化技术落后的现状。

5 月 15 日，张雪霞作为项目主
研人之一研发的“发酵类免疫抑
制剂药物的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
化”项目获得了省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这个项目实现了国内肝肾
移植所用免疫抑制剂环孢素、他
克莫司等 5 个免疫抑制剂药物的
产业化。

细数时光，这一项目始于 2004
年，至今也有16个年头。

“药品研发周期本身就长，成果

申报历时更长。”张雪霞介绍，药品
类申报奖项，涵盖药物研发时间，药
品批准上市后生产销售3年，从第4
年或第 5 年起申报相关科研成果，
并提供前3年的效益。“这一行的成
绩更多是积累，每一步你都得做到
位才行，这是治病救人的药，要经得
住疗效的考验，同时要带给企业效
益。”

张雪霞坦言，她也是从焦虑中
一路走过。

2000 年，有客户向华药定制了
10 公斤木黄酮，要求一周内提货，
这个任务交给了张雪霞所在的小
组，“很焦虑，怕完不成任务。”

项目开展了一两天，她下班回
家失眠，干脆大半夜跑回实验室连
轴干了 3 天。“那是冬天，暖气也不

热，冷得拿不住试剂，一脑门都是任
务，困了就打个盹，一激灵起来接着
干。”

交货的当天，小组成员都挺高
兴，大家在办公室说说笑笑，一回
头，张雪霞悄无声息靠着桌子睡着
了。

“不觉得累。也有人问我，天天
瓶瓶罐罐，不枯燥吗？不呀，是真心
喜欢这个工作。”张雪霞说，她喜欢
微生物制药这个研究领域，每一个
步骤都能溯源，尤其是通过试验每
进阶一步带来的成就感，“就像解数
学题，一步步接近最后的答案。”

张雪霞说着，转了转手腕上的
红带运动手表。48岁的她，走出实
验室，是一名参加过20多场马拉松
的跑步爱好者。

几年前，张雪霞的爱人体检多
项指标超标，俩人下决心锻炼，“刚
开始只能跑 300 米，还气喘吁吁。”
用了一年时间，张雪霞能跑半程马
拉松。

如今，每周5天，凌晨4时30分
起床跑步 1 小时，周六则提前到凌
晨 3 时，“越跑越上瘾，我爱人各项
指标都正常了，我的体重也减轻了
16斤。”张雪霞说，即使赶上雨雪天
气，只要出门时天气还正常，就一定
坚持跑完。

这两年，她参加了石家庄周边
城市的全程马拉松比赛，慢慢地，她
体会到了科研和马拉松的共通之
处，“执着，有毅力，永不放弃，脚下
每一步都不能省略，就总会到达目
的地。”

科研如同马拉松，不放弃终会到达

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的消息，
是同事发微信告诉她的。当时张雪
霞在开会，“散会后打开手机一
看，很惊喜，但我认为，这个奖不
只是发给我个人，而是给我们整个
团队的。”她说。

张雪霞所负责的华药中央研
究院微生物药物研究团队，目前
有 90 余人、10 个科研小组，几位
资深专家中也有当年带她的老师
傅。“我一毕业就进入华药研发团
队这个平台，相当于起步就在一
定的高度上，非常幸运。更宝贵
的是团队里每一位都是行业内的
专家能手。”

2016 年，张雪霞所带的团队
申报一项新药，华药率先拿到了临
床批件，“提前拿到批件有利于尽
早开展临床试验，更快占领市场。”

为什么申报晚，批准早呢？张
雪霞解释，这和华药对申报材料有
极其严格的标准要求有关，“我们
申报时对填写内容要求非常严苛，
有规矩有条理，小到一个标点符号
都不能错。这些细节到位了，更容
易通过审批。”

张雪霞对团队的这种要求，来
自她接受的传统训练。“我刚参加
工作填报项目材料时，老师傅们要
求，必须一二三条逐层递进，一个
错别字也要挑出来。”

这种传授，潜移默化融入到张
雪霞工作的每个细节。多年来，她
从独当一面的专业技术研发人员，
成长为一名带领科研团队的管理
者。“回看每一项研究，没有团队
合作都是无法完成的。”

今年春节后，华药中央研究院
接到一个任务，客户要求在短时间
内完成一项研发工艺。张雪霞把这
个工作交给了 AB 两个团队。“乍
一看这是鼓励竞争，实则不然，我
们每周开一次讨论会，把每个团队
啃不动的问题拿出来讨论，不同专
业间的思路进行碰撞，有时你苦苦
思索解不开的难题，局外人一点拨
就豁然开朗。”

最终 AB 组分别拿出了部分工
艺的解决方案，经过客户选择和研
发团队的核算，从两个组的研发成
果中分别抽取了一部分组成了一个
成本最低的工艺方案，不仅客户满

意，研发时间也减半。
“合作、共享。”张雪霞用手指

敲着桌面说，“科研越来越细化，
一个人不可能完成所有步骤，任何
一项研究成果，几乎
都是团队的力量。”

这是张雪霞多年
科研的经验总结。

2010 版 药 典 对
庆大霉素产品提出了
更高的质量要求，抬
高的门槛将会对庆大
霉素市场重新“洗
牌”。

2010 年 2 月初，
这个任务交给了张雪
霞——改变工艺，符
合新标。

张 雪 霞 对 这 一
课题定出十种不同
的试验方法，多组
人员同时开展，这
样能把日常试验量
提升十倍。他们用
了四个月就开发出
了独特的实验室分

离纯化工艺，大幅度提高了庆大
霉素产品质量，产品纯度完全达
到2010版药典要求。

“现在科研发展很快，没有任

何一项科研成果能长时间立于最
前沿。改进是无止境的，奖项是
肯定，更是鞭策。”张雪霞微笑
着。

任何一项研究成果，都源自团队力量

张雪霞参加马拉松张雪霞参加马拉松。。照照 海摄海摄

□河北日报记者 白 云

“我是张雪霞。”一只纤瘦的手
伸过来，很小，略带力量。

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张雪霞
办公室铭牌上，写的是副院长——
她是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究开发有
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同时兼任华北
制药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是这家有

“共和国医药长子”之称的老牌药企
研发团队的核心人物之一。

坐在记者对面，她平和安静得
像一位高校老师。

“其实，学化学是个意外，我是
被调剂到这个专业的。”说起往事，
张雪霞笑了。1994 年从河北大学
化学专业毕业后，张雪霞通过应聘，
成为华北制药抗生素研究所的一名
实验人员。那年，她22岁。

不过几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上关于去甲基万古霉素的外
观描述，从棕褐色改为类白色，这几
个字的表述，代表着一种药物制作

技术的大幅提高，而幕后的改写人
正是张雪霞和她的团队。

当时，世界上只有华药一家药
企生产这种产品，这是一种棕褐色
抗感染药物，呈现这个颜色的原因
是其中色素及杂质较多，但受限于
当时分离纯化技术手段，只能生产
出这种色泽的药品。

随着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的升标来临，这一产品的原有工艺
迫切需要升级。

提升去甲基万古霉素工艺的任
务，交给了张雪霞所在的科研小组，
这是张雪霞 20 多年科研工作中承
担的第一个主导任务，当时，她刚被
提拔为小组负责人。谁也没想到，
她接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原来的
生产工艺全部推翻。

“现在回想，当时就是年轻，天
不怕地不怕的。想法很简单，已经
证明行不通的路，就要换一条路

走。”张雪霞笑着说，半年时间里，她
采用了全新的层析介质逐个试验，

“其中一个环节，把解析液的浓度算
错了，总出结晶盐，就耽误了几天时
间。”

这样的试错反复出现。完全不
遵循常规并不代表着盲目，“就像一
层窗户纸，但捅破这层纸的关键在
于你熟悉它的特性。”张雪霞说，反
复计算之后，最终解析出来的成品，
呈现出类白色，将色素等杂质留在
了母液中。

有人开玩笑说，这还是去甲基
万古霉素吗？以前从来没有这个颜
色。

但经过华药 QC 质检部门检
验，类白色的产品 HPLC 药效含量
更高，去掉棕褐色色素的药品杂质
更少，副作用更小。

敢于打破常规，需要的不仅是
勇气。

那他霉素滴眼液是治疗眼部
真菌感染性疾病的特效药，也是美
国 FDA 批 准 的 唯 一 抗 真 菌 滴 眼
剂，华北制药是目前国内唯一在产
的生产厂家。这种进口药用于治
疗眼睛受伤后引发的真菌感染，患
者往往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但
当时 1000 多元一支的药价，让他
们望药兴叹。

“农民得这种病，大多是割麦子
受伤导致，舍不得买药治疗就容易
失明。”2006年，张雪霞决定尝试仿
制这种药，她想把药价降下来。

国家的新药申报政策，要求国
内生产的仿制药药品质量不能低于
原研公司产品。当时国外生产的药
品颜色是类白色，但是此前华药试
制出来的制剂成品是浅黄色，外观
上的差异导致药品不能获批，也就
无法上市销售。

张雪霞接手后，并没有延续之

前的药物制备工艺。她认为就像用
种子得到一把麦穗，虽然麦穗已经
肉眼可见，但秕子较多，这会影响最
终结果，她需要重新种下新的种子，
尽管，这会带来很大工作量。

很快，张雪霞和她的团队开发
了全新的制备工艺，“罗马就在那
儿，怎么通往它，你得找出那条路
来。”

这条路包括从选择菌种到发酵
成成品。“第一步，从我们自己的菌
种库找出这种菌，第二步，让它长成
我们需要的产品。”张雪霞回忆，她
和课题组在车间跟班作业，反复试
验，获得了合格的原料，最终用自制
原料制成的眼用制剂，其色级明显
浅于进口制剂“那特真”，更重要的
是，价格只有300多元，相当于进口
药的三分之一。2008年，华北制药
拿到了那他霉素滴眼液的新药证
书。

张雪霞：实验室里的“进阶”人生
打破常规，提升药品标准

张雪霞在实验室张雪霞在实验室。。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白白 云摄云摄


